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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冷时评的内容与风格论析

———以上海 《时报》 时评为例

余　 玉　 余芬霞

摘　 要： 陈冷在上海 《时报》 任职 ７ 年， 发表了大量的时评， 其内容涉及内政外交、 民生实业、 国民

痼疾、 伦理观念和报业自由等。 其时评随体附形， 特色鲜明， 形成笔调冷峻、 短峭活泼、 尖锐泼辣的风

格， 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写作风貌。 他的时评带来了报刊评论的新风气， 型塑为新闻评论的新样式， 发挥着

新闻评论 “轻骑兵” 的作用。

关键词： 上海 《时报》； 陈冷； 时评

作者简介： 余玉， 男， 讲师， 博士。 （南昌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３１）

余芬霞， 女， 高级讲师。 （上饶师范学院　 小教分院， 江西　 上饶， ３３４０００）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１２􀆰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６５５２ （２０１７） ０３－００４０－０９

上海 《时报》 创刊于 １９０４ 年， 是一份有 ３５ 年发展历程的大型日报， 与 《申报》 《新闻报》 齐名，
它以业务革新著称而载入史册。 该报在新闻业务改革方面尝试了多项业务实践， 其中时评是 《时报》
的一项重大业务创举， 开我国报纸言论由 “论” 入 “评” 之先河， 代表该报业务革新的实绩。 时评这

一 “独创体裁” 由陈冷 （陈景韩） 所设， “ ‘时评’ 两字， 景韩所题， 说是有双关之意， 一是时事评

论， 一是 《时报》 评论” ［１］ 。 陈冷是清末民初著名报人、 时评家、 小说家和翻译家。 １８９９ 年留学日本

早稻田大学， 攻读文学， １９０１ 年参加同盟会， １９０２ 年回国任革命报刊 《大陆》 月刊编辑， １９０４ 年离开

《大陆》， 加盟狄楚青在上海创办的 《时报》。 民国成立后， 史量才聘请陈冷担任 《申报》 总主笔。 他

在上海新闻界工作了 ２８ 年， 先后作为 《时报》 和 《申报》 的掌门人。 陈冷在 《时报》 任主笔近七年，
总揽日常编务， 并首立 “时评” 一栏， 分版设置， 逐日发表短论， 抨击国事， 持之以恒， 轰动一时，
成为读者青睐的品牌栏目。 他躬身力行， 在 《时报》 发表了大量署名 “冷”、 “冷血” 的时评， 内容触

及清末民初社会的诸多方面， 写作有棱有角， 富有生气， 形式短小精悍， 特色鲜明， 形成尖锐泼辣、
多姿多彩的风格特征， 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成就， 对包括鲁迅在内的广大读者影响极大。

一、 陈冷时评的思想内容

陈冷在 《时报》 所发时评， 笔触广泛， 内容全面， 思想丰富， 主要涉及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
外交、 社会、 教育、 民生、 实业、 伦理、 观念、 报业自由等， 概其要者， 大致涵盖以下方面内容。

（一） 评论时局， 对国内外发展局势密切关注

《时报》 存续于清末至民国时期， 国内外局势变幻无常， 国家发展方向不明， 政局极其不稳， 人心

思想漂浮。 此时在报刊上时兴的时评文体， 配合时事， 应时而作， 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基本做到

有闻必评， 无一遗漏。
《时报》 创刊不久， 紧密配合 “对付俄兵砍毙华人案”、 “争回粤汉铁路主权”、 “抵制美国华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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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抵制美货运动” 等时事问题纷纷发表时评， 声势浩大， 也正因为配合时事而发， 传播效果明显，
受到国民赞誉。 例如 《时报》 针对 “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 发表时评， 指出： “美国华工禁约问题，
关于政权及国体之大问题也， 关于吾国商工业之前途之大问题也， 关于吾全国四百二十兆同胞之人格

之大问题也， 吾知吾全国将无一人不当寻法对付此约者”。 从国家政权高度认识华工禁约问题的重要

性， 表露出国民抵制华工禁约的决心和强硬态度， 并提醒全体国民应团结一致， 共同抵制， 显示国人

声威， “吾尤望全国人闻风而起， 合大群而共谋抵制之策， 使吾政府耳有舆论以为之声援， 而又使外国

知吾国民之并非可侮” ［２］ 。 时评发表后发挥了集聚人心的作用。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时报》 密切关注这场革命， 配发时评规模宏制， 内容大异其趣。 时评 《革命

军第一战》 中写道： “革命军一起而举武昌， 再进而取汉阳、 汉口， 此皆唾手而得也。 ……呜呼！ 视政

府之兵， 已如摧枯拉朽矣！” ［３］革命军首战大捷， 《时报》 态度鲜明支持革命党， 这则时评对革命军第一

战给予了高度赞赏， 令人激奋。 几天之后连续发表 《速战与罢兵》 《速战！ 速战！》， 两则时评都是告诫

军民坚持革命， 切不可半途而废， 鼓励军民一战到底， 鼓舞了士气， 稳定了人心， 最终革命必胜， 增

添了革命者的信心。 革命胜利后继而作 《中华民国万岁》 一文， 写道： “民军已得南京矣， 东南大局从

此定矣， 中华民国之根基于此立矣。 由是以直捣燕北， 横扫中州， 则北京不足平， 北军不足戮， 而所

有一切停战议和之浮说， 可以全消” ［４］ ， 令人欢欣鼓舞。 清政府被推翻后， 《时报》 密切关注形势变化，
对于破坏共和的残存守旧势力不遗余力地贬斥， 如 《袁世凯受炸弹》：

袁世凯在今日宜其受炸弹也。 现尚不知掷炸弹者其为革命党中人， 抑为满族中人。 然无论

其为革命中人， 为满族中人， 而袁世凯对之， 皆有受此炸弹之资格也。 袁世凯如为满族忠臣，
则当一意主战以革民党， 今不能战， 满人当掷以炸弹也； 袁世凯而为民党功人， 则当从速推倒

满洲政府， 今又迟迟不决断， 与满人争权利， 此民党当掷以炸弹者也。 今虽不死， 亦足以夺其

魄矣。［５］

辛亥革命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时评， 如 《革命军第一战》 《大局已定》 《战与平和》 《速战与罢兵》
《速战！ 速战！》 《民军今日之方略》 《中华民国万岁》 等， 如同连珠炮连续发出， 不但助长了革命军的军

威， 而且告诫国民不要轻易相信袁世凯， 认清他的面目， 千万不可把革命果实拱手让人， 鼓励革命军丢掉

幻想、 一鼓作气战斗到底， 为缔造共和而争取胜利。 《时报》 的时评干脆利落， 姿态各异， 看后热血沸腾。
《时报》 时评不仅关注国内局势， 而且关注对外关系， 利用时评文体评论国家间的形势变化。 清

末， 许多国家对中国心存觊觎， 作者及时跟踪国外动向， 配合时事发表时评， 适时警示政府、 警醒国

民， 以维护国民的人格尊严和国家的切身利益。 ２０ 世纪初年， 列强不断对外扩张势力， 从内心仇视华

人， 陈冷针对俄人明显的排华倾向极度不满， 所作 《一日而逐华民万人》 时评诘责此行径： “中国人稍

有得罪于外人之处， 外人辄曰排外排外， 今俄国一日而逐华侨万人出海参崴， 世界敢有公言俄人为排

外者乎？” ［６］陈冷对违背人道的排华行为连连责问， 及时警示国人： 俄人此举不仅仅在排华， 真正目的

是以此激起国人之怒， 以图进一步侵华寻找借口， 险恶用心， 路人皆知。 这则时评切入事情的本质，
让国人洞穿云雾， 呼吁以联合力量抵制外敌。 再如 《一年之内》 等时评也是这类从外交层面警醒国人。
民国之初， 国内政局混乱， 社会动荡不安， 帝国主义列强借口保护其利益， 步步进逼， 国家安危难保。
时评洞穿这一紧迫局势， 告诫国人落后将挨打， 激起国人树立信心， 奋勇向前。

（二） 关注民生， 对百姓日常生活及生存境遇给予人文关怀

陈冷的许多时评选题来自百姓生活， 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关注腐朽统治下百姓的生存际遇， 他在

《岁暮之预言》 中这样写道： “岁暮异于平时， 今年之岁暮又异于他年之岁暮， 今年岁暮时之可预言者，
空房必更多也， 旧物必更贱也， 救火钟必更忙也， 喊救命必更烈也。 其原因为何？” ［７］ 时评以百姓生活

入题， 对百姓年复一年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通过具象事实展示出来， 最后在责问中强烈控诉当局的丑

１４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４ 卷

恶。 以下这篇时评更能体现这一思想内容：
巴拿马河工不可往， 往者非病则死。
美人招巴拿马河工尤不可往， 往者非病死则受虐。
此其理由， 国人知之， 政府知之。
然而美公使仍向政府请求不已， 何也？ 必政府未尝拒之也。
政府固尝闻议拒矣， 然而奸民辈能立合同回国招工， 何也？ 必政府拒之而未尝决绝也。
谓政府不知， 而政府岂真聋聩？ 谓政府不理， 而政府竟无心肝， 无以名之， 名之曰非真爱

民。 故吾不责奸民， 而惟责政府。［８］

全文 １７３ 字， 字字珠玑， 紧扣美招华工一事， 一句一段， 层层深入， 不断质问清政府， 最终剥开清

廷非真爱民的真面目， 行文流畅， 一气呵成， 将清政府的丑陋本质暴露无遗。 更重要的是， 作者对在

美华工的生存境况甚为担忧， 对困苦民众给予默默同情和温情关怀。 在写作上也颇具特色， 体现了时

评 “用简短的词句， 用冷隽明利的口吻， 几乎逐句分段， 使读者一目了然， 不消费功夫去点句分段，
不消费功夫去寻思考索” ［９］ 。

时评除了通过控诉政府不满来凸显百姓生活贫苦， 同时还把普通百姓的冷暖放在心里， 抓住与百

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如用水、 用电、 使用电话、 乘坐电车等， 常以系列时评形式推出， 对这

些问题给予长期关注， 扩散影响， 切实关心百姓生活。 陈冷曾于 １９０７ 年 ９ 月对于上海之外的内地城市

的公共供水系统发表过多篇时评， 先告诫大家关注水质， 而后针对水质不洁寻找病因， 再后敦促有关

部门立即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改善居民用水。 当月 ２１ 日， 他推出时评， 提醒大家关注自来水水质问题，
“今内地自来水之不洁， 与河水井水等且又加甚焉。 若之何其不害生也。 井水河水之不洁， 或当其地之

一流一泉而已， 若自来水则同此一管清则俱清， 浊则俱浊” ［１０］ ， “井久不用而枯， 河久不开而涸， 至自

来水之不洁甚于河井之时。 即转欲还我河井之不洁， 而亦不可得矣， 是自来水不改良， 而实无知之和

也” ［１１］ 。 次日又发表时评分析自来水不洁之原因： “内地自来水之不洁非公司中故使之不洁以害人也。
盖亦有数故： 其一， 中国人之本不知洁为何物， 苟以我所谓之不洁之水， 示之公司中人必不服， 曰此

已大洁矣， 何勿洁也。 其二， 公司之资本不足欲其水之洁， 诚大非易事……其三， 与自来水相关之各

种事务不能相称， 如内地马路无阴沟， 则水管只能装于泥内， 一经大雨积水不去， 则易烂水管， 稍破

则泥土因而入。 此则自来水公司独力不能成， 而不可过责自来水公司。” ［１２］ 原因分条缕析， 明确具体，
百姓信服。 ２４ 日， 陈冷还针对内地自来水公司部门发表时评， 提醒并督促其添设清水池来切实解决居

民用水卫生问题， “余至其地， 见清水池之为添设且未动工亦如故， 明知集与大难， 举事不易， 民非水

不生活， 清水池一日不添设， 则水之一日不清， 而欲饮此水者一日受其苦。 余之为此言者， 岂有他意

哉？ 诚恐公司中人之久忘前言， 不得不为提撕耳” ［１３］ 。 这组时评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 让百姓真正意识

到卫生用水与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性。
以百姓日常生活话题的系列时评很多， 如以百姓生活密切的电话为题材， 同样推出了 ４ 篇时评

《上海电话》， 请看系列时评之三：
上海内地电话， 因日久不能与租界电话相接， 故南市城内各处装租界电话者， 日多一日，

设上海内地电话， 一旦加价则用户出费几与租界电话相等， 转不如装设租界电话之为愈也。
故为上海内地电话计， 如因赔折而加价， 吾知愈加价， 则会赔折， 徒为租界电话扩增势力

而已。［１４］

这组时评在当时较有影响， 时评以电话切入， 敏锐发现市内电话不能与租界电话相接， 造成电话不

断加价， 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危害百姓的切身利用， 呼吁南市城内与租界电话相接， 不但有利于百姓

生活， 而且有利于国家势力， 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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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冷的许多时评特别关注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呼吁当局应切实关心百姓安全。 如 《电车与性

命》 针对电车伤人致使百姓安全难保之事， 甚为担忧， 时评标题把 “电车” 和 “性命” 对举， 文中郑

重指出： “电车为文明利器， 固不当阻止， 然生命为人类同具， 亦安可漠视勿顾哉。 今者法界电车肇祸

者屡屡矣， 以视英界尤酷且烈。 除西门相近报纸未载外杀人之事， 已有数起。 长此不事改良， 则生命

岂真儿戏哉？ 窃谓此事上海道宜与干涉， 速与电车公订伤人或死人罚律， 悬之车中， 则司机之人或知

所警， 不然， 此辈无识之徒安识利害哉？” ［１５］时评不仅提倡以积极态度接受新的交通工具， 更应关心百

姓的生命安全， 当局应积极应对， 把百姓安全真正放在心上。 再如关于盗劫事件， 关涉百姓财产安全，
时评针对此写道： “近数日内租界之中， 几无日无盗劫案， 而盗劫之时间， 每在下午七时及十一时， 正

巡捕上差落差之际。 窃以为租界巡捕上差落差， 宜仿内地警察， 上差者既到岗位后， 方可令落差者离

此岗位， 否则上差者未到， 而落差者先去， 盗匪即以此时行其强抢之手段， 迨巡捕闻警而至， 而匪已

远飏矣。 不知捕房中亦以此言为然否？” ［１６］时评针对租界盗劫猖獗， 作者仔细分析， 查寻问题根源， 对

巡捕漏洞提出合理建议， 殷切期望当局调整相关政策， 以确保百姓一方安宁。
（三） 塑造民格， 对国民弱点与陈腐习气进行说服和批判

清末民初是我国除旧布新的大转变时期。 自 １９ 世纪末以来， 伴随国内形势急剧变革， 中西交流日

显频繁， 学生出国留学渐成风气， 西方思潮带入国门， 与国内原有思潮相互交汇、 碰撞、 融合。 在国

内社会思潮吐故纳新的交替过程中， 守旧习气受到冲击， 国民劣根性也纷纷暴露。 陈冷充分运用时评

针对国民弱点进行分析、 比较和引导， 乃至通过批判力图修正国民性， 以利于国人民格的塑造。
陈冷抓住国内不合时宜之事进行评论， 从传统习惯、 文化和民族心理等方面进行批判。 易服剪发问

题在清末民初社会异常突出， 陈冷及时就此选题写了不少时评。 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 年）， 资政院提出了剪

辫的动议， 青年学生欢欣鼓舞， 在获批之前就纷纷剪去发辫， 风潮迅速波及十多个省份， 但让全体国

民完全接受易服剪发是个艰难的过程。 早在 １９１０ 年 ８ 月 ８ 日， 陈冷发表了一篇几十字的时评 《剪发易

服说》， 以此为引子拉开了时评的序幕， 一个半月之后， 评论阵势正式架起， 从 １９１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至 １０
月 ６ 日， 陈冷在 《时报》 连续发表 １３ 篇题为 《剪发易服说》 的时评。 在首篇时评中， 针对反对剪发易

服者， 他有见地地分析指出： “其反对之要点有二： 其一曰体制问题， 其二曰经济问题。 剪发易服之

后， 必改拜跪婚丧之礼， 与国家之典礼有关。 ……剪发易服之后， 必改冠履衣饰之制， 与国民之经济

有关。 ……此二问题而不解决， 而欲剪发易服， 诚哉， 其难也。 欲剪发易服者， 必自解决此二问题

始。” ［１７］中国经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陈腐习气根深蒂固， 要想改变传统观念极不容易， 只能通过谆

谆善诱， 以理服人才有收效。 这篇时评见解独到， 分析原因击中要害， 结论让人易于接受。 关于此选

题的这组时评每天连续推出， 每篇一个观点， 全方位说服民众剪发和易服， 连续作用于读者， 教育他

们抛弃陈腐观念， 接受新鲜事物， 通过时评形成社会舆论， 在读者中产生极大影响。
与 《剪发易服说》 的正面说服不同， 《电车初试》 同样是评论民众接受新鲜事物的话题， 作者却毫

不留情给予批判。 时评写道： “上海电车， 一礼拜来， 已在静安寺一带开试， 定于礼拜一开车搭客， 昨

日又驶至英大马路， 一时观者甚众， 两旁如堵墙。 余因有感我中国人之性情， 大凡一事之创始也， 人

怀疑虑， 种种之浮言起， 及其既成则又如蚁之附羶物， 其蠢既可笑， 亦复可怜甚矣。” ［１８］ 这则在 《闲

评》 栏目中的时评， 陈冷对中国人在新鲜事物面前表现出的 “愚蠢” 和 “可笑” 的 “性情”， 对此类

国民弱点尽情鞭笞， 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再如 《中国事之一例》， “松江四乡多牛疫， 牛死每弃之河，
河有为之塞者。 或曰： 此乡民之愚无识也， 河水染牛疫多及于人， 奈何不埋之土？ 然而乡人则亦有说：
疫牛埋之土， 土苟生草， 他日牛食久必又疫， 故不埋之土而弃之河， 呜呼！ 消毒之法不明， 卫生之政

不讲， 弃河与埋土两者均害而已矣， 尚安责哉？ 尚安责哉？” ［１９］ 时评对百姓错误的卫生观念提出质问，
嘲讽那些守旧之人思想僵化， 对国民不思改变的陈腐旧习给予有力回击。 陈冷所作 《中国人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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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劣根性更是刻画得入木三分， 请看：
中国人之特性， 其动也如狂犬， 其静也如死蛇。 何谓狂犬？ 不问尧跎， 而吠之以为雄也；

何谓死蛇？ 既无生气又极柔顺， 任人玩弄而无所不可也。 阅者疑我言乎？ 试息心以观之， 死蛇

之后狂犬， 狂犬之后死蛇而矣， 安有他哉？［２０］

时评猛烈抨击国民痼疾， 一针见血指出中国人被压榨得死气沉沉之后胡乱狂吠， 狂吠一番之后便

偃旗息鼓， 再没有实际行动去努力改变现状， 如同死蛇， 任人宰割， 对于逆来顺受之国民， 作者 “哀

其不幸， 怒其不争”。 时评高度体现出陈冷时评写作 “犀利峻冷” 的 “冷血体” 特征， 现在读来仍有很

强的讽刺意味和现实意义。
（四） 反对报律， 为报业言论自由呐喊助威

《时报》 创刊之时， 正是 “中国新势力复活的酝酿时期” ［２１］ ， 也是清末报律接踵出台的时期， 报界

的言论自由空间大大受限， 报刊与政府之间矛盾不断加剧。 《时报》 一创刊就置于恶劣的媒介生态环境

中， 所以， 创刊不久就倡导组建报业同盟， 呼吁报界以团体力量维护报业的言论自由。 １９０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和 １４ 日， 《时报》 连续发表 《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 在我国首倡组建新闻团体， “报界之知

有团体， 似自此始” ［２２］ 。 文中敏锐指出： “使我记者而有同盟会在， 则在上而用强硬， 通国之记者， 不

能尽杀而尽拘； 在上而用摇惑， 通国之记者亦得， 以待外人之法待之， 而后之不得逞其志。” ［２３］ 不出所

料， 《时报》 创刊两年后， 清廷在随后的两年内先后颁行了 《大清印刷物专律》 《报章应守规则》 《报
馆暂行条例》 《大清报律》 等报律， 我国报业被套上了重重枷锁。

《报章应守规则》 中明文规定报章 “不得诋毁宫廷， 不得妄议朝政， 不得妨碍治安， 不得败坏风气

……” ［２２］（３０４） 。 颁行不久， 北京就有报纸受到封禁。 １０ 月 １０ 日， 《字林西报》 报道了北京 《中华日报》
遭到封禁， 且 “尽数年来有报馆三家均遭封闭”。 针对清末政府相继颁行苛责报律并狂妄借机封禁报纸

恶劣行径， 陈冷及时发表 “时事批评”， 力斥其 “妄”： “宣布预备立宪之后， 而第一阻遏人民之言论

自由， 其妄一； 封禁报馆之未足， 而又颁发此千古未闻之报律， 其妄二； 颁发报律而不知所谓报， 不

知所谓律， 其妄三； 不知其所谓妄， 而乃唯恐人之不妄， 其妄四” ［２４］ ， 给予了清末报律有力的控诉和回

击。 然而， 这仅仅是我国报界厄运的开始。
１９０７ 至 １９０８ 年初， 时报报馆连连遭受政府当局纵火， 蓄意毁坏报馆， 压制报界言论自由。 陈冷针

锋相对， 及时发表社论 《再火》 以示控告， “天其助政府以压抑舆论欤， 不然， 何火我报馆之不已也？”
时报报馆同人并没有被这般卑鄙恶行所吓倒， 他们强烈控诉清政府覆辙秦始皇焚书之法， 用专制手段

钳制舆论， “我中国之压抑舆论， 自古唯火是赖矣！ 秦始皇者， 专制之元首也， 其愚黔首曰焚书。 今者

政府之心， 虽欲效始皇， 而力有所不逮， 欲举天下之言论而尽灭之， 其势有未能， 乃仅发此倾倒之命

令， 以阻民气”， 通过卑劣手段阻止报纸不能应时发售以压制舆论， 可见清政府已黔驴技穷。 同时， 陈

冷等报馆同人表明与之顽抗到底的坚强决心， “本馆同人不为火屈， 自当收合余烬， 再整旗鼓， 以求最

后之胜利” ［２５］ 。 清政府为何如此畏惧报刊？ 包天笑在时评 《报纸多与报纸少》 中对中国官场看待报纸

的矛盾心理作了真实刻画， “或曰， 报纸多， 国民之程度进焉； 或曰， 报纸多， 州县官乃大困焉， 谓余

不信， 请观湖北之枝江令”， 相反， “报纸少， 官场之所喜也” ［２６］ ， 包天笑在时评中直接通过报纸多与

少的矛盾， 把当局畏惧报纸的复杂心理呈现在读者面前， 可谓一语中的。
然而， 清末政府对报界的压制并没有收敛， 通过接踵而至的报律对言论自由进行严厉控制， 导致报

纸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 报纸在与政府的斗智斗勇中争取自身的言论自由空间。 但在苛责的报

律面前， 报纸动辄得咎， １９０９ 年多家报纸在斗争过程中又遭受关停、 归并的厄运。 对此， 陈冷痛恨地

作一时评 《今年中消灭之报纸》：
《舆论报》， 上海， 归并 《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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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报》， 北京， 归并 《中央》；
《民呼报》， 上海， 勒闭；
《国报》， 北京， 封禁；
《中央大同报》， 北京， 封禁；
《吉林日报》， 吉林， 封禁。
不及几月中， 报界之被摧残者， 已落花流水如此矣， 此亦预备立宪第二年应有事耶？

呜呼！［２７］

陈冷悉数了几个月内所遭受当局封禁的报纸， 时评以事实为根据， 简要罗列封禁报纸， 分行设段，
无需发一句议论， 干脆利落， 最后的诘问把当局钳制言论行径暴露无遗， 使读者对腐败政府控制言论、
封杀舆论的行为恨之入骨。

另外， 陈冷时评的内容还有一个重要方面， 即批评政府， 对政府的腐败给予无情鞭挞， 这类时评所

占比重相当大， 这方面时评内容在下面剖析陈冷时评的艺术风格中详细论之。

二、 陈冷时评的艺术风格

陈冷的时评之所以耐人悦看， 除了作者敏锐的触角和丰富的时评内容外， 更在于他的时评风格多

样， 富有特色， 其鲜明的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针砭时弊、 批评政府这类时评内容上。 时评密切配合新

近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及问题， 以敏锐的视角对清末民初社会弊端和政府的所作所为， 尤

其对政府的腐败行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这类时评写作手法多样， 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写作风貌。
（一） 取譬设喻， 妙趣横生

这类时评通过比喻的方式对社会现象进行形象化的评判。 陈冷善于抓取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之

处， 先言它物， 后落脚到所要评论事实和现象上来， 让读者在不经意间领会到作者的观点。 如陈冷所

作 《中国之人民与政府》：
我尝罕譬焉， 中国人民之力量如牛筋， 拽之则长， 弛之则短。 中国政府之力量如弹簧， 屈

之则短， 舍之则长。 是故我人民有事要求于政府也， 或有事与政府反对也， 其始人民之力长，
而政府短也。 盖人民拽之而政府屈之也。 其继人民之力渐短而政府渐长， 盖人民与政府之力量

各归本位也。 今观国会之现状， 又将如此矣， 我人民奈何？［２８］

陈冷写作时评善于运用贴切的比喻， 把道理说得通俗、 晓畅。 该时评就用形象的比喻， 把人民与政

府之间的力量消长比作弹簧的拉拽和松弛， 置民众与政府于双方力量 “拉长” 与 “缩短” 的二元对立

中， 为民众指点迷津， 提醒他们如何处理与国会之间的关系。 最后通过反问， 把问题提到民众跟前，
激起民众， 用强大力量迫使政府改变原来的处事方式。 再看一例：

闪电之后， 必闻打雷， 打雷之先， 必见闪电。 然亦有闪电而不闻打雷者， 打雷而不见闪电

者， 然一次闪电， 只有一次之打雷应之， 在后， 一次打雷只有一次之闪电开之于先。 试静观之

中国之官吏， 无一事不如是也， 今之禁烟， 电已闪矣， 一声之雷声， 势必随其后也， 然而自

后……［２９］

这篇时评同样是运用妙趣横生的比喻， 即用闪电打雷之比喻来观照政府处理禁烟一事， 作者运用

曲笔法直戳统治阶层的痛处， 抨击统治者的不作为行为。 更为兴味的是， 作者最后留下空白， 不言自

明， 政府办事虎头蛇尾的风格尽览无遗。 这两则时评很能代表陈冷时评的风格， 即曹聚仁曾评价的那

样， “冷血文笔以峻简见长， 议论波谲翻腾， 盖脱胎于 《东莱博议》 ” ［３０］ 。
（二） 类比推理， 令人叹服

作者通过异乎寻常的想象， 把事物的相属之处进行类比， 通过推理， 顺理成章地得出想要表达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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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陈冷所作时评具有问题意识， 他善于发现社会敏感问题， 通过类比联想， 戳穿社会隐藏极深的痛

楚， 并试图寻求社会的病痛根源。 试看几例：
鸡与鸡斗， 狗与狗斗， 牛与牛斗， 利害不相同则相忘， 利害相同则相轧， 中国今日之能任

事者， 其现状如此。［３１］

作者从鸡、 狗、 牛等动物习性说到政府官员行为， 用极为平常的叙述方式， 以超凡的联想力把这些

动物和这类社会现象进行类比， 看似不动声色， 却在寥寥数语间， 一针见血地将政府的尔虞我诈和利

益倾轧丑行暴露无遗。 再如：
有时谓近世医学愈精， 而奇异之病愈多， 其实非也。 医学未精时， 奇异之病未尝不有， 唯

人不知之耳。 近时整饬， 官方严禁贿赂之论愈多， 而贪赃舞弊之案亦愈多甚。 然则所以愈多

者， 果如医学之日精所致欤？ 抑奇异之病流传盛也？ 是则我不敢以强断也。［３２］

时评从医技精湛与怪病多寡的荒诞之关系出发， 将严禁贿赂之论与贪赃舞弊之案多少之关系， 进

行类比分析， 自然破解了当局对官场贪赃枉法胡乱寻找根源， 为自己的贪腐行为寻求保护， 这种毫无

逻辑的推理无法使人信服， 也从另外角度证明， 查实贿赂越多， 贪赃舞弊者不断浮出水面， 揭露官场

舞弊成风的丑恶社会现象。
（三） 巧于发问， 警醒世人

陈冷的时评能敏锐抓取那些不便直接评论的社会现象和敏感问题， 通过简单发问， 简短渲染， 看似

存在矛盾， 实则态度明朗， 结论显现， 这种在矛盾对立而统一中寻求病理根源， 毋庸多言， 读者豁然

开朗。 例如：
第一问： 百政不举， 病在乏财， 乏财之原， 病在实业， 然而近人竞求实业无不失败而致财

愈乏者， 其故安在？ 能有良法以挽回此现状否？
第二问： 上有改革之君， 下有改革之民， 中有改革之亲贵大臣， 然而每欲改革一事必至阻

挠无成者， 其病根安在？ 须从何处入手方能有效？
附言： 此发问非征文亦非募集意见书， 唯记者以为凡此诸问题均为我中国人应当尽心研究

之事， 阅报诸君决宜日夕往来于胸中， 故特为之提出， 然苟有切当高见， 惠示本报者， 本报亦

愿为之宣布。［３３］

时评直接以 “发问” 为题， 抓住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连续设问， 运用欲擒故纵的手法， 最后直击要

害， 揭穿了各项改革政策失败的深层原因， 同时在嬉笑怒骂中痛斥政府的不作为行径。 再看时评 《罕

譬》：
或问一指独健而全手萎可乎？ 曰： 不可。
一手独健而全身萎， 可乎？ 曰： 不可。
一人独健而全家萎， 可乎？ 曰： 不可。
一事业独健而全国萎， 可乎？ 曰： 不可。
然则今日在上者独注意于军备而忘其余， 何也？［３４］

时评针对一些常理问题入手， 每句设段， 层层设问， 一问一答， 每问都事先树立靶子， 最后直击靶

心， 落脚点定位于政府的政策偏颇上， 使读者顿有洞穿云雾之感， 甚为发人深省。 可见， 用发问方式

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四） 讽刺幽默， 入木三分

以讽刺手法写作时评， 能对社会丑陋现象和敌对事物产生强烈的贬斥和鞭挞效果。 《时报》 上这类

时评很多， 如：
谓中国政府之不治事， 冤也； 谓中国政府治事之不尽力， 冤也； 然尽力治事而中国政府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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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有而若无者， 何也？ 以中国政府之治事， 如风也， 如潮也， 如电光也， 如石火也， 其始可畏

也， 其未可笑也， 其来突然也， 其去寂然也， 其势忽起而忽落也， 其形忽隐而忽现也， 为之人

民者， 讵能捉摸之哉？ 计划计划， 转瞬间耳。［３５］

时评表面通过为政府喊冤， 实则讽刺政府如风漂浮、 如影随形、 时常变卦、 捉摸不定的施政风格，
讽刺政府欺瞒百姓， 处事敷衍塞责的无耻行径， 深刻表达了作者对政府玩弄权柄之伎俩的愤慨， 对政

府的丑行刻画得入木三分。 再如：
中国之政府其闻也近， 其视也远。 何谓近闻？ 京城以外， 虽大声疾呼不之闻也， 所闻者近

臣之言耳。 何谓 远 视？ 国 内 之 事 不 之 察 也， 所 考 察 者 重 洋 以 外 耳， 此 近 日 中 国 政 府 之 特

色也。［３６］

时评通过政府近闻和远观的矛盾， 力斥政府对国内之事不闻不问， 装聋作哑。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

是， 中国政府竟远踏重洋进行所谓考察， 讽刺政府的不为民、 不务实的作风。
（五） 陈列事实， 力透纸背

这类时评主要用铺陈手法， 不发半点议论， 通过事实的逻辑力量传达深刻内涵， 所以， 表面看似仅

为简单罗列社会现象， 仔细琢磨却意味深长， 耐人玩味。 请看两则 《京中近状》：
（１） 死、 病、 假、 参劾、 放逐、 哭、 持刀、 药单箱、 恐慌、 缉捕、 秘密、 拐逃、 严拿， 此

今日京中近状也。［３７］

（２） 或曰否， 昨所云特京外人所见之京中近状耳， 正确之京中近状则为考试、 谋差、 运

动、 选举、 借款回扣、 军装回扣、 宴客、 挟妓、 奔走迎送而已。［３８］

这两篇时评皆为陈冷所作， 集中体现了其时评 “短小精悍、 冷峻明利” 的风格， 堪称陈冷时评的

经典之作。 《京中近状一》 全文 ３１ 字， 时评表面仅仅在罗列事实， 把看似各不相属的事实进行缜密安

排， 内涵深刻， 使读者在不经意间且不费思量就能得出结论， 尤其文中抢眼、 简短、 有力的词语， 排

列成串， 犹如鼓点， 声声擂击着读者的心弦。
《京中近状二》 也只有几十字， 陈冷应时而发， 从另一角度罗列京中的各种社会现象。 他以冷峻的

笔调直陈时弊， 文字洗练明快， 时评短小隽永， 褒贬好恶藏于字里行间， 体现了陈冷高人一筹的驾驭

时评文字能力， 他把时评中列出的事实串联在一起， 让读者体会到当时的政府官员看似整天忙忙碌碌，
终究庸碌无为的可耻行为， 讽刺意味力透纸背。

（六） 手法另类， 诙谐理趣

《时报》 上还有一些另类时评， 如运用对话、 玩文字游戏、 释画注解等奇特手法， 看似另类， 但诙

谐理趣， 且又新颖洒脱， 令人叹服。 如：
中国政界之名字以拆字法解之， 鲜有不与真情相吻合者， 兹特略举数字如左：
政字， 政为正文， 正在旁为不正， 右为反文， 为反乎文明， 故政者不正， 而反乎文明

者也。
府字， 府为腐字去肉， 本为腐败之肉， 肉既为食肉者所食， 故肉去而仅存一府也。 或曰腐

败之腐字乃府字加一肉耳， 政府中而多食肉者， 故腐败耳， 二说未知孰是。［３９］

陈冷摆脱常规的写作手法， 以另类视角， 巧拆汉字， 巧妙解读， 如同玩文字游戏一般对当时政府的

腐败行为作了淋漓尽致的嘲讽， 看完令读者忍俊不禁。
总之， 陈冷在 《时报》 所发时评涉及内政外交、 国计民生、 社会弊端、 国民痼疾等内容， 呈现出

视角独异、 形式灵活、 笔调冷峻、 文字洗练、 短峭活泼的艺术特色。 这些随体附形的时评， 在激情与

理性糅合中传递真知灼见， 凸显出联系实际、 尖锐泼辣、 多姿多彩的风格， 使时评百花园呈现出一派

艳丽多姿的景观。

７４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４ 卷

参考文献：
［１］ 包天笑 􀆰 钏影楼回忆录 ［Ｍ］ 􀆰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４１６􀆰

［２］ 时事评论 ［Ｎ］ 􀆰 时报， １９０５－０５－１０􀆰

［３］ 冷 􀆰 革命军第一战 ［Ｎ］ 􀆰 时报， １９１１－１０－１５􀆰

［４］ 冷 􀆰 中华民国万岁 ［Ｎ］ 􀆰 时报， １９１１－１２－０３􀆰

［５］ 袁世凯受炸弹 ［Ｎ］ 􀆰 时报， １９１２－０１－１７􀆰

［６］ 冷 􀆰 一日而逐华民万人 ［Ｎ］ 􀆰 时报， １９１２－０９－１６􀆰

［７］ 冷 􀆰 岁暮之预言 ［Ｎ］ 􀆰 时报， １９０９－０１－０３􀆰

［８］ 巴拿马河工不可往 ［Ｎ］ 􀆰 时报， １９０７－０１－１８􀆰

［９］ 胡适 􀆰 十七年的回顾 ［Ｎ］ 􀆰 时报， １９２１－１０－１０􀆰

［１０］ 冷 􀆰 论内地自来水一 ［Ｎ］ 􀆰 时报， １９０７－０９－２１􀆰

［１１］ 冷 􀆰 论内地自来水二 ［Ｎ］ 􀆰 时报， １９０７－０９－２１􀆰

［１２］ 冷 􀆰 论内地自来水三 ［Ｎ］ 􀆰 时报， １９０７－０９－２２􀆰

［１３］ 冷 􀆰 论内地自来水公司四 ［Ｎ］ 􀆰 时报， １９０７－０９－２４􀆰

［１４］ 上海电话 （三） ［Ｎ］ 􀆰 时报， １９１２－０７－２４􀆰

［１５］ 冷 􀆰 电车与性命 ［Ｎ］ 􀆰 时报， １９０８－０７－１７􀆰

［１６］ 无题 ［Ｎ］ 􀆰 时报， １９１４－０２－２４􀆰

［１７］ 冷 􀆰 剪发易服说 （其一） ［Ｎ］ 􀆰 时报， １９１０－０９－２４􀆰

［１８］ 冷 􀆰 电车初试 ［Ｎ］ 􀆰 时报， １９０８－０３－０２􀆰

［１９］ 中国事之一例 ［Ｎ］ 􀆰 时报， １９１０－０８－０７􀆰

［２０］ 冷 􀆰 中国人之特性 ［Ｎ］ 􀆰 时报， １９１０－０８－３１􀆰

［２１］ 李剑农 􀆰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Ｍ］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１７７􀆰

［２２］ 戈公振 􀆰 中国报学史 ［Ｍ］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 ２５７􀆰

［２３］ 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 ［Ｎ］ 􀆰 时报， １９０５－０３－１４􀆰

［２４］ 冷 􀆰 妄哉警部之所谓报律也 ［Ｎ］ 􀆰 时报， １９０７－１０－１７􀆰

［２５］ 冷 􀆰 再火 ［Ｎ］ 􀆰 时报， １９０８－０１－１５􀆰

［２６］ 笑 􀆰 报纸多与报纸少 ［Ｎ］ 􀆰 时报， １９０８－１２－２３􀆰

［２７］ 陈景韩 􀆰 今年中消灭之报纸 ［Ｎ］ 􀆰 时报， １９０９－０９－３０􀆰

［２８］ 中国之人民与政府 ［Ｎ］ 􀆰 时报， １９０８－０８－１７􀆰

［２９］ 闪电打雷之中国官吏 ［Ｎ］ 􀆰 时报， １９０９－０６－１９􀆰

［３０］ 曹聚仁 􀆰 ２０ 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 （６） ［Ｍ］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２３．

［３１］ 无题 ［Ｎ］ 􀆰 时报， １９０６－０６－２０􀆰

［３２］ 病与医 ［Ｎ］ 􀆰 时报， １９１０－０８－１２􀆰

［３３］ 冷 􀆰 发问 ［Ｎ］ 􀆰 时报， １９１０－０８－１４􀆰

［３４］ 罕譬 ［Ｎ］ 􀆰 时报， １９１０－１２－０３􀆰

［３５］ 如风如潮如电光如石火之中国政府 ［Ｎ］ 􀆰 时报， １９０８－０６－２８􀆰

［３６］ 近闻与远观 ［Ｎ］ 􀆰 时报， １９１０－０９－０１􀆰

［３７］ 冷 􀆰 京中近状一 ［Ｎ］ 􀆰 时报， １９１０－０４－１２􀆰

［３８］ 冷 􀆰 京中近状二 ［Ｎ］ 􀆰 时报， １９１０－０４－１３􀆰

［３９］ 陈冷： 拆字一 ［Ｎ］ 􀆰 时报， １９０８－０８－１８􀆰

［责任编辑： 赵晓兰］

８４


